
嬉笑怒骂
讲述美国

12 茶叶全倒进海里

到了1770年前后，北美殖民地跟
英国基本上要分道扬镳了。很多北美
人认为，英国阴谋反对殖民地获得自
由，为了粉碎这种阴谋，北美人有权采
取任何必要措施展开抵抗。

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
案——《茶叶法案》，这项法案彻底摧毁
了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促使北美
人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囤积了
大量中国茶叶，这些茶叶没法销往英格
兰，因为英格兰市场已经饱和，东印度
公司濒临破产。

因此，当时的英国政府做出了一项
决定：将这批茶叶转售到北美殖民地，
不征收任何关税，以此来拯救即将破产
的东印度公司。

当时，北美殖民地的广大群众已经
养成了跟英国人一样喝下午茶的习惯，
对茶叶有很大需求。

英国本以为自己的这项决定会受
到殖民地人民的欢迎，因为这批茶叶不
收关税，很便宜，但殖民地的商人对此
非常愤怒，因为他们从中国进口茶叶是
要缴税的，而且路途遥远，运费也很高，
如今英国送来的茶叶这么便宜，明摆着
就是要让他们破产。

于是，由波士顿商人带头，北美各
殖民地发起了抵制英国茶叶的运动。

1773年9月至10月，东印度公司
的7艘商船驶向北美，船上一共装载着
2000箱中国武夷红茶。在这7艘船中，
4艘驶往波士顿，另外3艘分别驶往纽
约、费城和查尔斯顿。

抵制英国茶叶的运动，就在这些港
口爆发了。

在纽约和费城，殖民地政府态度坚
决：不允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卸载茶叶。

茶叶没法卸载，那两艘商船只好另

谋出路，改道前往英国。
在查尔斯顿，茶叶被强制封存在货

栈里，不能办理上岸手续。
在波士顿，由于当地没能阻止4艘

东印度公司商船进港，所以只能分别给
它们规定了离港期限。

1773年12月16日傍晚，也就是商
船离港时间截止之时，“自由之子”协会
的130名成员乔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
那4艘东印度公司商船。他们将船上
的342箱上等品质的中国武夷红茶一
股脑儿倒进海里，很快，其他殖民地也
纷纷效仿。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

“波士顿倾茶事件”。
英国政府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波士

顿商人忍无可忍，决定采取强硬行动予
以反击。当时的英国首相诺斯勋爵发
表讲话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我
们将彻底失去颜面，失去一切。

尽管以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今
天100美元上印的那位爷）为首的北美
温和派，答应赔偿东印度公司的全部损
失，但英国政府还是在1774年通过了
一系列被殖民地人民称作“强制法案”
（也称“不可容忍的法案”）的法令和《魁
北克条例》，殖民地把这些法案看作英
国向北美宣战的标志。

为了回应英国议会通过的这些“强
制法案”，协调各殖民地采取统一行动，
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

城召开，北美13个殖民地中的12个派
出了一共55名代表参加会议，只有佐
治亚没派代表。

大陆会议就当时北美的形势简短
地交换了意见，做出了一些决策。

第一届大陆会议产生了两个成果：
第一个是所有与会的北美殖民地代表
共同签署了一项条约——《殖民地权利
宣言》（即《权利宣言》）。这项条约规
定：各殖民地共同抵制从英国进口的货
物。1775年，北美殖民地从英国进口
的商品量比上一年下降了97%。

第二个是确定召开第二届大陆会
议。第一届大陆会议呼吁，一旦他们要
求英王终止实施“强制法案”失败，他们
就将举行第二届大陆会议。

在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后的第二
年，也就是1775年，在弗吉尼亚议会
上，议员帕特里克·亨利自称不以一个
弗吉尼亚人的身份，而以一个美国人的
身份发表了一次演讲。

这次演讲很成功，甚至都打动了乔
治·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就连后
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也
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代表们都觉得请愿斗争已经无效
了，如果要跟英王讲话，必须通过武装
斗争的方式来争取独立。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美
国史》袁腾飞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人鱼与她
梦幻童话

一起吃早饭13

连着几天没有休息好，今天又起得
早，我的头有点儿昏沉，迫不及待想爬
上床休息，可是，隔壁还有个男人。

虽然他通过了下午的考验，但在这
个世界上有一种人，白天衣冠楚楚，到
了晚上就会变身。人心隔肚皮，谁知道
吴居蓝是不是那样的人！

我把门反锁好，搬了个方凳放在门
后，方凳上倒放着一个啤酒瓶，只要半
夜有人推门，啤酒瓶就会摔到地上，我
就能立即醒来。

我还在枕头下放了一个小手电筒，

把手机放在枕头旁，将报警电话设置成
紧急呼叫，随时随地能以最快的速度拨
打出去，还在床下放了一把西瓜刀。

我想了想，似乎没有遗漏什么，特
意穿上一双厚棉袜，躺到了床上。虽然
很不舒服，可电影里总有女人在危急时
刻不得不赤脚逃跑的桥段，为防万一，
我觉得还是穿着袜子比较有安全感。

刚开始，我一直在抵抗睡意，竖着
耳朵听外面有没有异常响动，可渐渐
地，我被困意淹没，彻底睡了过去。

一夜无梦，醒来时，我迷迷糊糊看
了一眼手机，已经快9点了。

我闭上眼睛，还想再眯一会儿，脑
海里突然浮现出吴居蓝的面孔，一个激
灵爬起来，探头看向门口——那个倒扣
的啤酒瓶还笔直地立在那里，像一个尽
忠职守的卫兵向主人汇报，昨夜绝对没
有坏人企图闯入房间。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喜悦如同气
泡一般，从心底汩汩而出，我忍不住地
咧开嘴笑着。我一边傻笑，一边躺回
床上。

我这一觉睡了整整10个小时，数
日来的疲惫一扫而光，连心情都好了
许多。

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眯着眼想，
吴居蓝起来了吗？不知道他昨天晚上
休息得如何……正想着，听到有声音从
院子里传来，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
窗口，探头向下望去。

天空湛蓝，阳光灿烂，院子里绿树

婆娑、鲜花怒放，彩色的床单、被罩挂在
竹竿上，随海风飘扬着。吴居蓝穿着白
衣黑裤，站在飘扬的床单、被罩间，正把
洗干净的衣服一件件挂起。

也许是因为天空过于湛蓝、阳光过
于灿烂，也许是因为树太绿、花太红，这
么一幕平常的家居景象，竟让我的心在
一刹那变得很柔软、温暖。

随风飘扬的床单和被罩如同起伏
的波浪，吴居蓝的身影时隐时现。他
挂好最后一件衬衣，抬起头看向我，细
碎的阳光在他周身闪耀，让他的身影
清晰又模糊，我轻轻挥了下手，说：“早
上好！”

吴居蓝微微一笑，对我说：“早
上好。”

“吃过早饭了吗？”
“没有。”
我一边绾头发，一边说：“等一下，

马上就好。”
我冲进卫生间里，飞快地洗漱完，

又冲进厨房里做早餐。这个点儿来不
及熬粥了，我打算煮两碗龙须面，炒
一盘西红柿鸡蛋，就吃西红柿鸡蛋
面吧！

在我做饭时，吴居蓝一直站在厨房
门口看着，我想着他已经洗了一早上衣
服，就没再使唤他。

吴居蓝问：“现在做饭都用这种炉
子吗？”

我一边看着锅里的面，防止溢出
来，一边翻炒着西红柿，说：“我们用的

是液化气罐，大陆上的城市一般用天
然气。”

等做好饭，我俩一人盛了一碗面，
坐在厨房的檐下，开始吃早饭。

我偷偷看了一眼吴居蓝，他没什么
表情，慢慢地吃着，倒是没再挑食，不管
是西红柿还是鸡蛋，他都吃了。

我忍了半晌没忍住，问：“味道
如何？”

吴居蓝瞥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
有说。

我明白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他的
嫌弃，匆匆忙忙做出的早饭，我也没指
望他能满意。我嘀嘀咕咕地为自己辩
解：“我的厨艺虽然不能和饭店的大厨
比，可从小就干家务活儿，家常小菜做
得还是不错的，连总是挑我错的杨姨也
说我饭做得不错，估计你是吃不惯我们
这边的口味。”

吴居蓝低着头，专心吃面，一声
不吭。

我很忧郁地发现了吴居蓝的一个
“美德”，他不撒谎，即使所有人都认为
那是无伤大雅、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的小
谎言，他也不肯说。对着这么一个“刚
正不阿”的人，我悻悻地唠叨了几句，只
能算了。

吃完饭，吴居蓝自觉收拾碗筷去清
洗，活儿干得有模有样，不像昨天那样
需要我时不时地提醒，我放下心来。

（摘自《那片星空 那片海》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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